
寻根文学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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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第三届）、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微型小说

研究会副会长。 

1984 年以来，已在《文艺报》《文学报》《雨花》《天津文学》《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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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

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

作行为被称为“寻根文学”。 

何为寻根？寻根是指追本溯源、探究事物根源或底细的行为。寻

根文学则是一次文学寻找自我的思潮，其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寻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自我；二是寻找作家的个性自我。寻根文

学把探寻的笔触伸进了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中去，超越政治批判层

面而突入到历史文化反思层面。代表作如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

的《棋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 

然而，让我眼前一亮的是，纵观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

王》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作品，多以批判性视角审视民族文

化的沉疴与劣根性。可陈赞一博士（以下简称为陈博士）于上世纪1984

年创作的游记小说《路途上》，（由香港加略山房 1996 年出版发行），

却在众多寻根文本中显得独树一帜。整部作品约 13000多字，结构完

整，意象统一，在平实的叙述中蕴含了对生命意义、孤独漂泊、人间

温情与情感归宿的深沉追问。以简洁朴素的笔法，完成了一部具有多

重解读空间的作品。 



不同于当时主流叙事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陈博士将目光

投向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未被规训的美善，以细腻的笔触、真挚的

情感，讲述了一个香港青年莫问天在中国大陆旅途中，经历身体漂泊

与心灵蜕变的故事。小说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莫问天从广州出发，

北上北京，西至内蒙古草原，再辗转济南、泰山、曲阜、南京、苏州、

杭州等地，最后在中秋之夜独自乘火车经广州返回香港。这不仅是一

次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一场从“漂泊无依”走向“精神还乡”的心

灵跋涉。 

可以说，陈博士创作的游记小说《路途上》，是香港寻根文学的

典范之作，在尋根文學上非常獨特而又出色。一般的尋根文學尋到的

是較負面的東西，而陈博士的《路途上》尋到的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

的美善，以及香港作家的精神内核、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這正是尋

根文學本來想要追求的。 

陈博士借由火车、草原、古迹的位移，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

远行，更是一场关于自我寻找、人性温暖与生命意义的深刻探索，在

平凡的日常叙述中蕴含对时代、人性与情感的深层思考。写尽了一个

香港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生存压力与精神无依时的漂泊

感与自我追寻。 

本文试从游记漂泊、叙事结构、人物群像、情感羁绊、核心辩证、

时代印记、艺术特色、哲思意蕴等角度，对游记小说《路途上》这部

作品进行全面的评析和论述。 

 

第 1 章  

游记漂泊： 

寻根，揭示精神困境与突围 

 

「嗚嗚」「隆隆」「嗚嗚」「隆隆」「嗚嗚」「隆隆」「嗚嗚」「隆隆隆隆隆隆」

長長的火車緩緩啟動。 

我一個人坐在窗子旁邊，看著完全陌生的人群，使勁揮手，有些更拿出手帕，

抹去眼角的淚水，在手影帕影的相送下，火車漸漸駛離廣州火車站。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游记小说《路途上》的开篇，主人公莫问天在广州火车站的挥别，

定下了“在路上”的漂泊基调。这种漂泊具有双重性：表层是火车串



联起的物理空间流转；深层则是现代个体的精神无根状态。他独自坐

在火车窗边，看着陌生人群的离别场景，欣赏着沿途风土人情和自然

景观，便奠定了作品主人公莫问天“漂泊”的基调。这种漂泊，首先

是物理空间的辗转，即从广州出发，经北京、内蒙古、天津、济南、

南京、苏州、杭州，最终抵达广州，再返回香港，漫长的旅途串联起

不同的地域风貌与文化场景。 

一方面，表现为对“哪里是我的家”的叩问。阅读全书，我以为，

更深层的是主人公莫问天精神层面的漂泊：他大学毕业后职场受挫，

父母双亡，无家可归，“哪里是我的家”的叩问，精准击中了殖民语

境下港人的身份焦虑，也道出了现代社会中许多人的精神困境——在

时代的洪流中，个体如同浮萍，有时竟找不到归属与依托。 

陈博士并未让主人公沉溺于自怜，而是通过旅途中的“撞击”实

现突围。在内蒙古草原，个体的渺小感消解了都市功利主义的执念；

在泰山之巅的病痛中，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直抵存在主义的核心。 

旅途中的种种遭遇，成为莫问天突围精神困境的路径。火车的“隆

隆”声、草原的辽阔、长城的残破、泰山的病痛，这些经历不再是简

单的观光体验，而是一次次心灵的撞击。在蒙古草原，他感受到自身

的渺小，“渺小得好像这片无尽的草原上的一根草”。 

这种对宇宙与生命的敬畏，让他暂时放下个人的得失；在泰山病

倒时，他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我这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更是直

击现代人灵魂深处的迷茫。旅途，成为了他逃离现实焦虑、寻找自我

价值的精神避难所。 

另一方面，表现为“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锚点。主人公

莫问天父亲的那句“总要挺直腰板活下去，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

是贯穿全文的精神锚点。尽管现实逼人折腰，但这趟北行寻根（长城、

故宫、草原）的旅途，更像是在重新确认身份认同与精神气节。 

这在全书叙述中意味着什么？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记忆与书写

的分离。真正刻骨铭心的经历反而不需要书写，因为它已经刻在了莫

问天的心里：“心里绞痛，眼前的景物已经被泪水浸得模糊。”而王倩

贞带走的日记本，恰恰成为了他们感情的见证与信物；二是叙述权的

转移。日记本到了王倩贞手中，意味着这段旅程的故事将由他们两个

人共同书写。 

小说结尾的处理极具现代性：日记本的移交意味着叙述权的让渡，

而火车“隆隆”的声响则暗示，精神的寻根永无止境。仿佛在告诉读



者：火车继续前行，故事尚未结束。这种开放式结局打破了游记文学

“到此一游”的肤浅记录，揭示了记忆的选择性与精神突围的未完成

性。 

我以为，这个结尾极具现代性，打破了游记小说“记录即真实”

的幻觉，提醒读者所有叙述都是选择性的，而真正的记忆，往往存在

于叙述的缝隙之中，从而提示了精神困境与突围在寻根中的意义和作

用。 

 

第 2 章 

叙事结构： 

旅程，隐喻铁轨上的生命节奏 

 

巔簸的火車，使人想起巔簸的人生。大學畢業以後，滿以為很容易找到工作

做，怎知很多工作都需要有關的經驗，我好不容易在一所小學找到一份教職，卻

受到同事的欺凌，因為全年只有我一個新人，他們不願意做的工作，都推舉我去

完成。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陈博士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旅程即人生”的隐喻框架。最显著

的结构特征，是以火车“隆隆”的行进节奏作为整部小说的内在节拍

器。开篇以一连串“呜呜”“隆隆”的拟声词拉开序幕，结尾又以反复

回响的“隆隆”收束全篇，使得全书首尾呼应。《路途上》大体可分为

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广州到北京，侧重展现主人公的孤独与迷茫。主人

公莫问天大学毕业后的职场挫折、父母早逝的家庭背景，使他成为都

市中一个无根的浮萍。火车上偶遇的程老伯，以最质朴的方式给予他

萍水相逢的温暖，在北京清晨宾馆门前的守候、两篮自制的鱼饼，为

旅途投下了第一缕亮色。 

小说作品的空间移动富有层次感，从拥挤的广州站到广阔的蒙古

草原，从故宫的皇家气派到草原的苍茫辽阔，空间的开阔与人心的敞

开形成了微妙的呼应。火车既是物理空间的移动工具，更是一种存在

状态的隐喻：人从出生起便登上了一列不知终点的列车，沿途经过一

个个站台，遇见一个个旅人，经历一次次离合，最终在某个不知名的

地方下车。 



第二个部分：从北京到曲阜，是莫问天精神历程的低谷与转折。

长城的沧桑让主人公莫问天生发感慨：时间对一切丰功伟业的消磨，

泰山病中的无助，使他发出“这世界真没有什么可靠”的悲观叹息，

而曲阜车夫在大雨中揹他求医、分文不取只求一罐奶粉的善举，则让

他重新确认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小说作品节奏如车轨般“不缓不急”，用细腻的环境与心理互文，

把一段普通的旅程，升华为一代人在时代夹缝中找寻立身之道的心灵

史，从而隐喻出铁轨上的生命节奏。而火车“理性地一步一步向前跑

去”的描写，与全篇开头的“火车如此理智地在冰冷的车轨上直驶过

去”遥相呼应，但此刻的“理性”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它不是冷漠，

而是命运不可抗拒的必然。 

第三个部分：从南京到杭州，莫问天与王倩贞相遇、相知、相别。

情感线渐次升温，最终在西湖的垂柳与中秋的圆月下留下一个开放式

的结局：日记本被王倩贞带走，故事在火车的轰鸣声中戛然而止。是

的，王倩贞带走了日记本，也带走了主人公莫问天的心事。而他在西

泠印社刻的那对印石，一块给了她，一块留给自己。这是一种承诺，

也是一种联结。 

火车“开开停停”如同人生的起落浮沉，“上上落落”的乘客如

同生命中的过客。而那些不知名的小站、偶然相遇的陌生人，恰恰构

成了旅途中最真实的人文和风景。 

这种三段式结构较好地呈现出了“孤独—相遇—更深层的孤独但

已有所寄托”的情感弧线。每一次火车启动的“隆隆”声，都标志着

一段心路历程的结束与新的开始。 

 

第 3 章 

人物群像： 

善意，照见底层人物的温暖底色 

 

不用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嘛。你住在那裡？你把地址寫給我，我跟

孩子來探望你。」我將我要入住的賓館名稱和地址寫在日記簿的空頁上，然後撕

下來給他。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人性温暖之处，便是陌生世界的善意之光。在漂泊的旅途中，莫



问天并非孤立无援，小说中一系列陌生人的善意，如同点点星光，照

亮了他孤独的旅程，也成为作品中最动人的部分。陈博士笔下的人物

虽着墨不多，却极具雕塑感，却形神兼备，人物画廊颇为丰富，小说

构建了两幅互为补充的人物图谱： 

其一是市井小人物。以北京程老伯、天津三轮车夫、曲阜车夫和

刻字老人为代表。北京火车站遇到的程万里老伯，主动邀请主人公莫

问天去家中做客，临别时还送上亲手制作的鱼饼。这份跨越年龄与地

域的关怀，让他感受到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温暖，突显

了市井底色的温暖光谱。 

还有天津那位拒绝收取车费的三轮车夫，坚持带他寻找旅馆，那

份豪爽与真诚，消解了异乡人的隔阂；三轮车夫强拉客人奔波半夜未

能找到旅馆，分文不取还帮忙叫计程车，告别时“好像跟一个明天又

會相見的朋友分別”。 

还有曲阜的马夫，在他晕倒后毫不犹豫地背着他四处求医，寻医

一个多小时，最后红着脸索要的回报只是一罐奶粉：“我的儿子刚刚

出生，他的妈又不夠奶”。这种纯粹的善意，无关利益，只关乎人性

的本真；刻字老人未经允许在笔上刻字要价三块钱，但字迹“苍劲有

力”，莫问天望着他“嶙峋的背影远去”。 

这些市井人物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特质：生活窘迫却不失尊严，市

井精明中藏着质朴的善良。他们不是完美的好人，却能在关键时刻选

择真诚，再次证明了那句“世上还是好人多”的说辞。 

其二是旅途遇知己。程老伯不识字，却以最传统的方式践行“在

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信条。火车上的偶遇延伸为北京清晨宾馆

门前的守候，两篮自制的鱼饼承载着萍水相逢却情真意切的关怀。他

清晨守在宾馆门口，只为送上两篮鱼饼。 

外国人甘努力，是一个辞去大学教职、环游世界寻找生命意义的瑞士

人，则是莫问天的精神镜像。他的困惑与追问与主人公形成了东西方

的共振。两人在蒙古草原上的对话、在北京的结伴游览，为小说增添

了思想层面的厚度，将小说的思考引向更深层面，一个辞去教职、环

游世界寻找生命意义的瑞士人，与一个迷惘的中国青年在蒙古包中的

对话，构成了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存在的东西方思想碰撞，不仅是

对生死的洞见，更是对全人类生存境遇的悲悯观照。 

“时间总不停地逝去，就好像火车不停地前进，可惜火车到了终

站可以再度开出，人到了终站就要下车”。这段对话将全篇的哲思推



向高潮和较高的境界。 

这些人物形象，虽然着墨不多，却鲜活而立体，他们用最朴素的

行动，诠释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信任与互助，也让莫问天在漂泊中

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逐渐治愈着他内心的创伤，从而照见了底层人

物的温暖底色。 

 

第 4 章 

情感羁绊： 

遇见，诠释爱情与离别的生命启示 

 

寫完之後，我看見對面座位，一個長髮的少女正在看《本草綱目》，一邊看

一邊在上面寫字，只見這位少女不過二十六七歲左右，為什麼會看這本書，於是

我問她：小姐，你是學醫的嗎﹖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在《路途上》的叙事肌理中，情感线的铺设构成了主人公莫问天

精神轨迹的关键变量。如果说前半段的漂泊是“无家”的苦旅，那么

与王倩贞的相遇，则是这灰暗底色上骤然亮起的一抹暖光，小说叙述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亮色。 

1、关于对王倩贞的启示。独自旅行的年轻女中医王倩贞，与莫

问天有着相似的爱好与价值观，他们在南京相遇，一同游历苏州、杭

州，在山水之间交流思想、倾诉心声。从雨花台的雨花石，到寒山寺

的诗意对吟，从西湖边的漫步到旋转餐厅的共舞，两人的情感在朝夕

相处中悄然滋生，那份含蓄而真挚的情愫，成为漂泊旅途中最温暖的

慰藉。 

王倩贞的出现，是莫问天旅途中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小说增添了

浪漫与哀愁交织的情感维度，预示着莫问天可能在漂泊中找到某种陪

伴，但作者并未急于推进这条线索，而是让它像旅途中的风景一样，

自然地展开。 

从孤绝到相依，此前莫问天是彻底的孤狼，独自面对病痛与恐惧。

王倩贞主动赠予粮票、把脉诊病，不仅解决了他生存困境，更带来了

一种性别视角的平衡。一个年轻的女中医独自旅行，本身就是对旧时

代女性角色的颠覆，以其知性与独立，与莫问天构成了平等的灵魂镜

像。 



2、关于对日记的启示。而莫问天日记的遗失，让这段美好的回

忆失去了物质的载体，只剩下心中的印记，暗示了人生中许多美好事

物的易逝与不可捉摸。莫问天与王倩贞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

却在平淡的相处中展现了灵魂伴侣的契合。离别的伤痛，让莫问天对

“家”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家不仅是身体的栖息之所，更是情

感的寄托与共鸣。 

当王倩贞翻越莫问天过往的苦难，如在游览泰山时的病痛和曲阜

时身体不适的绝望，她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真实的、

脆弱的男人。这比任何情话都更能建立深刻的羁绊。小说结尾处的情

节转折颇具匠心，就是莫问天发现日记本被王倩贞带走了。这个情节

的设置，让整部作品在叙事层面上产生了奇妙的自我指涉，我们正在

阅读的这部“游记小说”，其叙述载体（日记本）在故事内消失了，莫

问天显然无法“记下这一个多星期的事情”。 

日記的遗落，是全篇最残忍的神来之笔。它意味着这段刻骨铭心

的感情，失去了唯一的物证。正如莫问天自己所说，日记里记载的是

“对我重要的事情”。现在，记忆只留在心里，而心是最容易遗忘的

容器。日記丢了，联系方式断了，莫问天回到了他原本漂泊的轨道上，

仿佛一场梦。 

这正应了小说开头那句“我哪里有家？”。他以为找到了，但列

车无情地将他载离。这部小说因此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寓言：我们在路

上寻找归宿，却往往在抵达的那一刻，发现归宿早已遗失在路途之中。 

3、关于对离别的启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与人之间也是

如此，离别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中秋节的临近，香港租房的变故，让

莫问天与王倩贞两人的相聚显得格外短暂。西湖边的“多留一天”的

请求，离别前的诗歌互赠，火车站的泪眼挥手，都将离别的怅惘推向

了极致，让读者读后感动不已，有催人泪下功效。 

小说将离别安排在中国传统节日——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夕（莫问

天原定中秋前回港，最终多留一天，返程火车上正是中秋之夜）。中

秋是团圆的节日，而莫问天“圆月当空”时独自在火车上，看到“家

家户户都挂上灯笼，一家大小在门前吃东西”。这一意象与全篇的漂

泊主题形成强烈的对照：家，是他始终渴望却始终无法抵达的地方。 

“莫问天”，意思是不必问天意；“王倩贞”，意思是渴望安定与

贞静。两人的相遇，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仿佛是漂泊者遇到了可能

的港湾。两人在南京中山陵那一段“扶手”的描写，细腻地刻画了中



年男女之间那种克制的情愫，为旅途带来了一丝人性的暖意。 

4、关于对爱情的启示。应该说，王倩贞是全书着墨最多、也最

理想化的角色。年轻的女中医，温柔、知性、善解人意，精通古典诗

词，与王倩贞在价值观上高度契合，从而产生了彼此的爱意。她的出

现为莫问天的漂泊注入了温柔的亮色。 

陈博士对王倩贞的塑造采取了留白与含蓄的手法，没有外貌的铺

陈，只有“她柔软温暖的手”“微微淺起梨渦”“眸子裡滿是淚水”等

极简的白描。这种“不写之写”，反而使人物具有了某种古典诗词般

的意境美。 

 

第 5 章 

核心辩证： 

主题，感悟“无家”和“时间”流逝 

 

那你在這漫長的旅途上，最大的體會是什麼？我體會到時間是不斷的流逝。

不論你快樂或不快樂，成功或失敗，時間總不停地逝去。我點頭說：對，時間是

不斷的流逝，就好像火車不停的前進，可惜火車到了終站可以再度開出，人到了

終站就要下車。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路途上》最核心辩证的主题，一个是“无家”，是漂泊者对“家”

的渴望与不可得；一个是“时间”，是作者对“时间”不停流逝的感悟

和感慨。它之所以超越一般的游记小说，在于其对“时间”与“空间

（无家）”深邃的哲学辩证。 

首先是感悟“无家”的困境。在这种“无家”的困境中，旅途本

身成为了一种替代性的存在。火车上“二呎闊六呎長”的卧铺、宾馆

里的房间、蒙古包里的毡子等临时栖身之所，构成了主人公莫问天全

部的生活空间。但正是在这种不断移动的状态中，他反而获得了某种

自由：可以随时与陌生人交谈，可以不计后果地为王倩贞多留一天延

长行程。 

莫问天在西湖边有一段直白的自白：“我認為家是感情安居的地

方。在那裡我可以得到休息，得到醫治、得到力量、得到愛，在那裡，

我也可以付出愛，並且有人願意接受我的愛。”这句话是全书的文眼。

但令人扼腕的是，他始终没有拥有这样一个家——父母早逝，没有兄



弟姐妹，职场屡屡受挫，连租住的房子也要被业主收回。 

在这种流动的状态中，莫问天得以卸下教师、保险经纪的社会面

具，回归为纯粹的“人”，但也因此暴露了现代个体在无根状态下的

自由与荒凉。 

其次是感慨“时间”的流逝。旅途中反复出现的感慨，是时间的

不停流逝。瑞士旅人甘努力说：“不論你快樂或不快樂，成功或失敗，

時間總不停地逝去。”主人公莫问天在长城上则意识到“縱使一個力

敵萬人的猛將，也一樣經不起時間的消磨”。这种对时间的敏感，既

是漂泊者无所依凭的焦虑投射，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清醒：既然一切

终将消逝，那么旅途中的每一次相遇、每一刻温情，才更加值得珍惜。 

小说最动人之处，还在于主角在曲阜病榻上的那段独白：“我只

知人一出生就要奔向死亡……我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与瑞士

旅人甘努力的话形成了互文：时间不断流逝，无论英雄还是乞丐，最

终都归于尘土。莫问天的旅程，从香港的职场失意出发，穿越蒙古的

苍茫、北京的古迹、山东的圣人故里，最终在病倒与救助中，触摸到

了生活的本质，不是宏大的功业，而是那些微小、具体、甚至带着泥

泞的人间烟火。 

这种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促使他将目光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

向微观的人间烟火，那些微小、具体、甚至带着泥泞的善意，才是抵

抗虚无的唯一武器。 

再次是“无家”与“时间”辩证的融合。小说开篇极具匠心，以

一连串的“呜呜”“隆隆”拟声词拉开序幕，这不仅是火车启动的物

理声音，更是莫问天内心动荡的外化。火车作为现代文学中经典的漂

泊意象，在这里承载了双重的象征意义：既是物理空间的移动，也是

精神世界的漂泊。莫问天从广州北上，表面是一场旅游，实则是一次

逃离与寻找交织的心灵之旅，从而感悟出“无家”和“时间”的流逝。 

“无家”的焦虑与“时间”的紧迫在旅途中达成了和解。正因为

没有永恒的家，旅途中的每一次相遇才显得弥足珍贵；正因为时间终

将消逝，当下的温情才具有了救赎的意义。 

 

第 6 章 

时代印记： 

年代，展示社会风貌与中国侧影 

 



我們找了很多間旅店，不是說不接待外賓，就是客滿，我們一直找到明月當

空，最後，他滿面歉意的說：老兄，真不好意思，我認識的旅館都已找過，還是

不能替你找到房子。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作为上世纪 1984 年创作的作品，《路途上》无意中成为了一部记

录改革开放初期的“民族志”，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1984 年，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粮票制度的存在，“不准猜拳”的标语，街

头刻字谋生的老人，以及对外宾的特殊待遇，都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风貌。 

陈博士以香港知识分子的敏锐笔触，捕捉和记录了那个转型时代

的独特风貌。 

第一，物理的标记，标志在物质匮乏与制度的痕迹。小说中大量

细节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生动文献，如粮票的使用、只招待外宾的酒店、

三块钱的刻字、十块钱的三轮车费、排队一个多小时买火车票、乡间

找不到医生、奶粉作为珍贵礼物。正是这种物质上的紧缺，反衬出程

老伯鱼饼、曲阜车夫援手的可贵，证明了“仁义”在匮乏环境中的坚

韧。 

这些细节不是猎奇的点缀，而是叙事有机的一部分。莫问天来自

香港，拥有相对优异的经济条件，可以住外宾酒店、乘计程车，但他

在旅途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当时物资匮乏但人情浓厚

的环境中。 

第二，景观的标记。莫问天的路线（北京—内蒙—齐鲁—江南）

是一条标准的文化寻根地图。他对慈禧误国的批判、对儒家文化的亲

近、对长城历史沧桑的思考，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历史责

任感，体现了八十年代海外华人试图通过重走中原来确认文化身份的

集体冲动。 

主人公莫问天作为香港青年，他的视角既带有对大陆的好奇与观

察，也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反思。故宫、长城、孔林等文化符

号的出现，不仅是旅游景点，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莫问天对这些古

迹的感慨。 

第三，人文的标记。在陈博士的笔下，虽然对食堂服务员因为没

有粮票而拒绝卖食物，态度生硬；酒店服务员不准程老伯进入大堂；

泰山宾馆没有医生；曲阜乡间医疗条件匮乏等这些当时公共服务不完



善有所叙述，但同时对三轮车夫、车夫大叔、程老伯等人善良举动的

描写，又让人看到普通百姓在制度缝隙中依然保持的人情温度。这种

不偏不倚的笔触，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真实力量。 

小说微妙地处理了“香港视角”。莫问天拥有相对优越的经济资

本（住外宾楼、坐计程车），但他并未以此俯视大陆，而是在三轮车

夫、刻字老人面前保持了谦卑。这种“视差”不仅展示了两地发展的

差距，更揭示了在物质鸿沟之下，文化血脉与人性良善的相通。 

第四，地理的标记。莫问天是香港迷茫的知识分子，王倩贞是大

陆温婉的中医专业女性，两人的相遇是两个世界的短暂交融，美好却

脆弱得像西湖上的倒影。那时候，从大陆去香港很难，从香港回大陆

也不易，地理上的阻隔注定了这段感情的艰难。 

王倩贞与莫问天的爱情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地理阻隔与时代局

限的缩影——在八十年代，跨越罗湖桥的相遇美好却脆弱，如同镜花

水月。 

在全球化退潮、身份认同日益焦虑的今天，《路途上》不仅让我

们看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侧影，更看到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如何在漂

泊中寻找锚点，如何在时间的流逝中确认“我是谁”。这部作品以其

朴素而真挚的笔触，为香港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份关于

“寻根”正能量的温暖答卷。 

 

第 7 章 

艺术特色： 

笔力，彰显朴素和节制的匠心 

 

窗外的秋風一陣陣的吹來，天空中滿佈繁星，不知名的蟲兒在吱吱吱吱地叫，

勾起人無限的悵惘。人實在太脆弱，如果我今天倒下，不能再站起來，我這一生

究竟有什麼意義﹖我這一生未曾建立過什麼功業，也未曾真正地擁有過什麼的人，

究竟一生有什麼意義﹖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路途上》的艺术风格以朴素、节制为主，其艺术魅力在于其“极

简主义”的叙事美学。陈博士摒弃了繁复的技巧炫示，以近乎白描的

笔触，在朴素节制中彰显了深厚的艺术匠心。 

一是声音意象的运用。“呜呜”“隆隆”的火车声贯穿始终，成为



莫问天内心节奏的外化。在孤独时，这声音“总给人一种漂泊的感觉”；

在离别时，这声音是“理性地一步一步向前跑去”的命运象征；在结

尾处，重复的“隆隆”声响替代了叙事语言，仿佛在对读者说：“语言

无法表达的情感，就让声音来承载。” 

当语言在巨大的情感面前失效时，声音接管了叙事，让读者在余

音中感受到命运无可抗拒的推进。 

二是日记体裁的叙事。日记本作为叙事的物质载体，在结尾处被

王倩贞带走，制造了一个巧妙的转折。读者一直在阅读的“日记”，

在故事内部消失了。意味着真正刻骨铭心的经历无需记录，已经刻在

了心里，意味着叙述权从莫问天转移给了王倩贞，预示着他们的故事

将由两个人共同书写。 

这种叙事层面的设计，使小说的结尾超越了简单的爱情悲剧，而

具有了现代主义的形式自觉。真正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是无法被文

字完全捕获的，它们只能沉淀于记忆的深海。 

三是情感克制的美学。全书最动人的段落，往往发生在情感的临

界点却戛然而止。主人公莫问天在泰山病中孤独自白，没有渲染，只

是平静地陈述“心里有点害怕”。王倩贞在火车站满脸泪水，莫问天

只是看到“她脸上满是眼泪”，没有追问，没有拥抱。曲阜车夫红着

脸要奶粉时，莫问天没有发表感动宣言，只是拿出日记本记下地址。 

这种克制，剔除了廉价的煽情，使作品避免了煽情，反而让读者

在留白处积蓄了更为深沉的情感张力，获得更深沉的共鸣，令读者在

无声处听惊雷。 

四是叙述语言的简约。陈博士在创作时保持了简约节制的风格，

却在细节处见功力。“枕边湿湿冷冷的，不知是否沾了一夜寒露”，这

样的句子克制而动人，不煽情却令人心折。诗词在此不再是静态的文

本，而是流动的、参与叙事的情感催化剂。 

这种引而是“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尤其是莫问天自作的

“如果让我变成西湖的垂柳”一诗，虽显稚拙，却因其不事雕琢的真

诚，成为了主人公从“存在主义迷惘”向“主动去爱”转变的重要标

识。对于火车的描写贯穿始终，“隆隆”声反复出现，既是对物理环

境的真实捕捉，也成为莫问天心理节奏的音响化呈现。 

五是凄美完整的闭环。《路途上》是最凄美、也最完整的精神闭

环。上世纪 1984 年的这个时间戳，让这场恋爱悲剧，恰好卡在时代

巨变的门槛上——香港尚未回归，大陆刚开放不久，一切都在流动，



唯有人心底的怅惘是静止的。 

《路途上》的魅力，还在于它以近乎童话的纯净，呈现了作者心

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即使在最陌生的地方，在最偶然的相遇中，人与

人依然可以跨越地域、阶层、文化的隔阂，建立起真诚的连接。 

六是古典诗文的嵌入。小说中自然嵌入了张继《枫桥夜泊》、白

居易《白云泉》以及莫问天自写的诗文颇有匠心，是人物情感的自然

流露。两人在寒山寺咏张继的《枫桥夜泊》诗文，是古典诗歌进入现

代叙事的自然方式——触景生情，借古人之口道出己心。 

在天平山咏白居易的《白云泉》诗文，使诗词不再是书本上的知

识，而是他们心境的外化。“君问归期未有期”“云本无心水自闲”，

精准预言了这段感情的结局，像云一样聚散无常。 

而主人公莫问天写给王倩贞的诗文：“如果让我变成西湖的垂柳 

/我就牵着你的衣袖……”则写得质朴甚至稚拙，但正因其不事雕琢，

反而显得真诚动人。这是全书唯一一次直接的情感告白，是第一次主

动表达情感的尝试，也是他从“漂泊者”向“有情之人”转变的标志。 

 

第 8 章 

哲理意蕴： 

意义，阐述旅途终点亦是新的起点 

 

我心裡絞痛，眼前的景物已經被淚水浸得模糊，天上的圓月，彷彿變成了湖

面上那不停飄盪的月影，我甚麼聲音都聽不到，只聽見：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路途上》的终极追问，超越了具体的时空限制，直指现代人的

生存困境与救赎之道。主人公莫问天的旅途，从身体的漂泊到心灵的

安顿，从孤独迷茫到感受温暖与爱，最终虽然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但

这段旅程带给他的，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审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以及对情感的珍视。   

其深刻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小说标题的意义。《路途上》的标题，本身就包含了它的全部

哲学：终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路上。主人公莫问天最终没有找到

“生命的意义”，没有拥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甚至失去了记载旅



途的日记本。但他遇到了程老伯、甘努力、三轮车夫、曲阜车夫、王

倩贞。这些相遇像铁轨两旁的路灯，虽不能驱散全部的黑暗，却足以

照亮脚下的几步路。 

小说的最后一行是连续排列的“隆隆”，没有句号便是 N 个省略

号。这意味着火车不会停止，旅途不会结束。但读过整部作品的读者

会明白：真正的归宿不是某个地理坐标，而是旅途本身——是每一次

挥手告别，每一次萍水相逢，每一次在隆隆声中独自醒来，发现自己

依然在前行。结尾处无休止的“隆隆”声暗示，生命是一场没有终点

的进行式，真正的归宿恰是旅途本身。 

2、改革开放的意义。1984 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列车刚刚启动；

而这部小说中的年轻人，也在时代的轨道上开始了他的漂泊。四十年

过去，火车仍在奔跑，“隆隆”声从未停歇。陈赞一博士用一个朴素

的故事告诉我们：意义不在目的地，而在路途上；不在拥有，而在相

遇；不在答案，而在追问本身。 

《路途上》从一篇个人疗伤记，推向了一场关于“在路上”的终

极叩问。陈博士笔下的莫问天，已经不再是单纯在逃遁现实，而是在

用双脚丈量一个庞大、粗糙却真实的时代中国。这正是《路途上》超

越时代、依然能打动今日读者的根本原因。 

3、新的起点的意义。可以说，《路途上》是一部有温度、有思考

的短篇佳作。它在传统旅途叙事的框架下，注入了现代人对归属感、

生命意义与人间情谊的普遍追问。火车终将到站，旅途终会结束，但

那些在路途上相遇的善意、那些因陌生而愈加珍贵的温暖，却可能成

为漂泊者内心最坚实的行囊。正如主人公在蒙古草原仰望星空时的感

悟——人虽渺小如草原上的一根草，但正因为认识到这种渺小，才更

懂得珍惜路途上每一份偶然却真挚的相逢。 

火车的“隆隆”声从未停止，时间永远在流逝，长城终将风化，

人终将被遗忘——但旅途上的每一次握手、每一罐奶粉的承诺、每一

张写满地址的日记簿纸页，都在时间的洪流中留下了微小的、却真实

存在的温度。这或许就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意义不在终点，而在

路途上。 

 

结 论 

寻根文学推动了中国文学从“政治反思”向“文化反思”的深化，

让“文化”成为文学的核心维度之一，打破了此前对西方现代派的简



单模仿，尝试构建本土化的文学语言与审美取向。 

可以说，陈博士创作的游记小说《路途上》是一部极佳的抒情作

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汉语文学版图中，它既不同于寻根文学的宏

大叙事，也不同于先锋文学的技巧炫示，而是以一种近乎“素人写作”

的质朴姿态，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年轻人的心灵之旅。它让我们看到：

即使在火车轰鸣、尘土飞扬的旅途上，即使在孤独漂泊、迷茫困顿的

生命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温情依然可能，并且正是这些微小的

相遇，构成了生命意义最坚实的基底。 

《路途上》这部游记小说告诉我们：人生的旅途，最重要的不是

终点的抵达，而是在路途中所见的风光、所遇的人、所悟的道理，这

些都将伴随我们，在漂泊的人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处。日记的遗失

或许是一种遗憾，但那些刻在心里的经历与感悟，将成为他未来生活

的力量。 

《路途上》是香港寻根文学的典范之作。它充分展示了香港著名

作家陈赞一博士叙事艺术与生命哲思的创作风格。四十年后再读《路

途上》，我们依然能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在这个加速流动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是莫问天，在寻找归宿的路上，因那些偶然却真挚的相

逢，而拥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我期待，陈博士再次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创作出更为上乘

除的文学作品！ 

 

2026 年 5 月 28 日写于宝应可人书屋 


